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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对大一新生抑郁的影响：

生命意义与希望的链式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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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大学生感恩问卷、人生意义问卷、成人素质希望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对３５８名大一新生进行调查。结
果显示：感恩、希望、生命意义感以及抑郁两两显著相关，且感恩可正向预测希望和生命意义感，感恩、生命意义

感以及希望能负向预测抑郁；感恩不但能直接负向预测抑郁，还能通过生命意义感和希望间接预测抑郁；生命意

义感和希望在感恩与大一新生抑郁间起链式多重中介作用。结论：生命意义感与希望在感恩抑制大一新生抑郁

过程中起链式中介作用；预防大一新生的抑郁，不仅要重视感恩教育，还要重视其生命意义感与希望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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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大学生抑郁症的相关研究备受关注，

这缘于大学生抑郁症的发病率逐年攀升，尤其是大

一和大三的学生［１］。有研究显示，大一新生抑郁

总体检出率高达４６３８％［２］，明显高于大学生群体

的抑郁检出率［３］，这可能与大一新生处于自我同

一性角色混乱期有关。张芮等［４］研究显示，学生

长期处于抑郁情绪或抑郁状态，不仅学习效率下

降、人际交往受到影响，严重者甚至还会出现自杀

意念或行为。因此，预防和干预大一新生的抑郁发

生，对高校的心理危机干预十分必要。

周雅等［５］研究显示，在积极心理学中，导致抑

郁的原因是个体的积极力量未被充分发挥，积极资

源缺失所致。感恩，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是

指个体识别并以感恩情感回应他人对于自己做出

的帮助或贡献的一种倾向［６］，对预防抑郁有积极

的作用。由于感恩不仅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幸福

感、生活满意度［７－９］，还能够负向预测抑郁［１０－１１］，

故学会表达感激可以改善人际关系，让个体产生快

乐，减轻其抑郁症状，进而减少个体自杀的意念及

行为［１２－１５］。可见，学会感恩可能会有效抑制抑郁，

但感恩如何影响抑郁的机制需进一步探讨。

鉴于感恩与许多积极心理功能（如积极情绪、

内部动机、生命意义等）密切相关［１６－１７］。本研究

假设生命意义感是感恩影响抑郁的一个中介因素。

依据：感恩能够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１８］，高感恩个

体不仅能够更强地体验到生命本身的目的、价值和

意义，还能领悟到更强的社会支持和归属感，增加

生命意义感体验［１７］；生活意义的体验被认为是健

康和幸福的重要因素［１９－２０］。意义疗法创始人

Ｆｒａｎｋｌ认为，人类对意义的寻求是生活中的首要动
机，意义和目的感的缺乏会使人深陷痛苦［２１］，可能

还会导致抑郁或自杀行为的产生［２２］。为此，本研

究推测，生命意义感可能在感恩与抑郁间起中介作

用。

希望作为一种积极心理结构，具有强大的力

量。本研究假设它是感恩抑制抑郁的另一个中介

因素。依据：感恩与希望特质紧密相连，都与心理

健康、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如积极正向情感、快乐、生

活满意度等正向相关，充满希望的个体更倾向于感

恩［１４］；希望水平是减轻焦虑和抑郁症状的积极因

素［２３］。Ｍａｓｃａｒｏ等［２４］研究显示，希望能促进学业

的成就、健康与幸福，缺乏希望不利于个体以积极

的方式去面对生活中的应激事件，容易导致抑郁、

焦虑等负性情绪的产生，希望缺失、绝望感在成功

自杀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为此，本研究推测，希望

可能在感恩与抑郁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拟以大一新生为研究对象、感恩

为自变量、抑郁为因变量、生命意义感和希望为中

介变量，建立假设模型，探讨感恩通过生命意义感

和希望抑制抑郁的内在机制。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以班级为单位施测，调查前征

得被试同意，由研究者本人或受过训练的相关人员

负责施测，要求被试认真阅读指导语，采用无记名

方式作答，力求被试真实填写问卷，并检查是否漏

答或错答，问卷回答真实后给予相应的奖励。问卷

当场发放并回收。共发放问卷３６８份，回收有效问
卷３５８份，有效回收率 ９７２８％，其中男生１７３人，
平均年龄（１９±１）岁，女生１８５人，平均年龄（１９±
１）岁。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感恩量表

采用马云献等根据 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等理论编制的
大学生感恩量表［２５］。该量表包括１４个条目，每个
条目采用５点评分，总分越高，感恩水平越好。在
此次研究中，感恩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１０。
１２２　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Ｓｔｅｇｅｒ编制，王孟成等修订的中文人生意
义问卷［２６］。中文版量表由１０个条目组成，分为２
个分量表（人生意义体验与人生意义寻求）。本研

究仅选取人生意义体验分量表进行测量，共５个条
目，每个条目７点评分，从１分到７分，数字越大表
示被试越认同该条目的描述。在此次研究中，该量

６９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４４卷　



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０７。
１２３　希望量表

采用 Ｓｎｙｄｅｒ等编制的成人素质希望量表
（ＡＤＨＳ），任俊翻译的中文版［２７］。该量表由１２个
条目组成，采用４点计分，总分为１２个条目的得分
之和，被试得分越高，表示被试的希望水平就越高。

在此次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７２７。
１２４　抑郁自评量表

使用Ｚｕｎｇ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王征
宇等修订的中文版［２８］。共２０个条目，采用４级评
分，用于评估被测者近期的抑郁程度，分数越高抑

郁程度越严重。在此次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０８０９。
１３　数据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和ＰＲＯＣＥＳＳ宏程序对收集的
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描述
性统计、Ｐｅａｒｓｏｎ积差相关分析等；ＰＲＯＣＥＳＳ宏程
序，运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
检验中介效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研究中所有变量数据均由同一个体自评报告

产生，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所有问卷项
目进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主成

分解释的变异为１７４１％，低于临界值４０％，说明
共同方法变异是可以接受的。

２２　感恩、生命意义感、希望和大一新生抑郁的相
关分析

　　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积差相关对感恩、生命意义感、希
望和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表

１）：感恩与希望、生命意义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Ｐ
＜０００１），希望与生命意义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Ｐ＜０００１），希望与生感意义感两者相关最强；感
恩、希望和生命意义感均与大一新生抑郁呈显著负

相关（Ｐ＜０００１），相关系数在 ０３２６～０６２６之
间，这为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提供了基础。

表１　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Ｎ＝３５８）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Ｎ＝３５８）

变量 Ｍ±ＳＤ 抑郁 感恩 希望 生命意义感

抑郁　　　 ４８０９±９５２ １
感恩　　　 ５７１７±６４９ －０３２６ １
希望　　　 ３３２２±４１２ －０４１０ ０４６３ １
生命意义感 ２３５１±５４２ －０３５１ ０４８２ ０６２６ １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下同。

２３　生命意义感和希望在感恩和大一新生抑郁间
的中介效应检验

　　研究显示，感恩、生命意义感、希望和大一新生
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

条件。为进一步考察感恩、希望、生命意义感与大

一新生抑郁之间的关系机制，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和宏
ＰＲＯＣＥＳＳ进行偏差校正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进行中介效
应检验。以性别作为控制量，对生命意义感和希望

分别进行简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生命意义

感的中介效应显著（ｂ＝－０１７６，Ｐ＜０００１，９５％
ＣＩ［－０２７１，－００９４］），希望的中介效应也很显
著（ｂ＝－０２２５，Ｐ＜０００１，９５％ ＣＩ［－０３３６，
－０１３０］）。接着，以性别为控制变量，对生命意
义感和希望做进一步链式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

现，生命意义感能预测希望（ｂ＝０３７５，ｔ＝１０６０，Ｐ
＜０００１，９５％ ＣＩ［０３０５，０４４４］），生命意义感和
希望在感恩和大一新生抑郁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具

体见表２。

表２　理论模型各个路径系数
Ｔａｂ．２　Ｅａｃｈｐａｔｈ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ｂ ＳＥ ｔ ９５％ ＣＩ
感恩→ 生命意义感 ０４１７ ００３８ １０９２ ［０３４２，０４９３］
生命意义感→希望 ０３７５ ００３５ １０６０ ［０３０５，０４４４］
感恩→希望 ０１５２ ００２９ ５１７ ［００９４，０２０９］
希望→抑郁 －０６０５ ０１４８ －４１０ ［－０８９６，－０３１５］
生命意义感→抑郁 －０１９６ ０１１３ －１７４ ［－０４１７，００２５］
感恩→抑郁 －０２２５ ００８４ －２６７ ［－０３９１，－０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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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式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生命意义感和希望在
感恩与大一新生抑郁间的总间接效应值为－０２７，
占总效应的 ５４３３％，其中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９５％置信区间
不包含０值，表明生命意义感和希望在感恩和大一
新生抑郁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该中介效应包

含３条产生间接效应的途径：第一条途径为感恩→
生命意义感→抑郁，其间接效应值为－００８２，占总
效应的１６５７％，置信区间包含０值，表明这条途
径产生的间接作用不显著；第二条途径为感恩→生
命意义感→希望→抑郁，其效应值为－００９５，占总
效应的１９１６％，置信区间不包含０值，表明生命
意义感和希望在感恩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间接

作用；第三条途径为感恩→希望→抑郁，其效应值
为－００９２，占总效应的１８５９％，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值，表明希望在感恩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间接
作用。整合模型见图１。

图１　生命意义感与希望在感恩与大一新生
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关系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ｐａｔｈ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ｌｉｆｅａｎｄｈｏｐ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ｆｒｅｓｈｍｅｎ

３　讨论

３１　感恩、生命意义感、希望及抑郁各变量间的关系
本研究中，感恩、生命意义感、希望和抑郁各变

量间两两相关显著。首先，感恩能正向预测生命意

义感和希望，能负向预测抑郁，这与以往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１４，１７，２９］。即：感恩水平越高，生命意义感

越强，希望感越强，抑郁发生水平越低。根据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ｏｎ的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感恩作为
一种积极情绪，具备较强的拓展建构力量，不仅能
为个体建构长久的身体、知识、心理和社会方面的

资源，还能提升个体的乐观体验［３０］。相比低感恩

个体，高感恩个体更容易感受到积极的生命体验，

有更好的生活弹性及更强的信心去应对生活压力

和可能的心理危机［３１－３２］。因此。对刚步入大学校

园的大一新生，在面对困难或新的挑战时，感恩的

心态将激发他们产生积极认知，并展现出积极的应

对力量，从而拥有更多的积极、乐观体验，继而减少

抱怨、焦虑、失落、抑郁等负性情绪。

其次，生命意义感正向预测希望，生命意义感

和希望均能负向预测抑郁，该结果与以往研究一

致［３３］。即：生命意义感越强，希望感越强，抑郁水

平越低。Ｆｉｔｚｐａｔｒｉｃｋ［３４］的研究显示，强烈的意义感
不仅可以丰富个体的生活，促进其生存的希望，还

可以缓冲压力造成的负面影响，提高身心的抗压性

和弹性，进而减少个体的抑郁及预防自杀的发生。

有研究显示，意义体验对个体有增能和稳定作用，

能帮助个体积极、乐观和满怀希望地生活，对抑郁

有免疫力［１８，３５］。大一新生在进入校园后，会寻找、

体验和定义新的人生意义，即喜欢干什么，适合干

什么，能干什么，这种积极体验生命意义的过程能

给他们带来更高的希望［３３］，增强他们应对压力或

挫折的心理弹性，可有效缓解或抑制其抑郁的发

生。

最后，在四者相关关系中，感恩与抑郁之间相

关最弱，生命意义感与希望相关最强，这也为生命

意义感与希望在感恩与大一新生抑郁间的链式中

介作用检验奠定了基础。

３２　生命意义感和希望在感恩与大一新生抑郁之
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以往研究显示，感恩与生命意义感显著相关，
感恩能有效提升生命意义感，而抑郁又与希望感等

积极心理功能关系密切，本研究亦如此。除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生命意义感、希望感分别在感恩与

大一新生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后，

生命意义感和希望感在感恩与大一新生抑郁间起

链式多重中介作用。一方面，感恩对抑郁有直接负

效应。感恩水平越高的大一新生，抑郁水平往往越

低，感恩能抑制抑郁的发生。因此，当个体感恩生

命时，会更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珍惜生命，减少自

杀意念的产生或抑郁的产生。另一方面，感恩会通

过生命意义感、希望对抑郁水平产生间接负效应。

感恩水平越高的大一新生，生命意义感和希望的水

平更高，感恩能激发大一新生去寻求自身的生命意

义，产生更好的人生意义体验，这种美好的生命体

验，又会给大一新生带来更高的希望，降低大一新

生的无助感、无力感或绝望感，从而减少个体抑郁

或自杀意念的发生，心理也会更健康。

模型显示，在纳入生命意义感和希望作为中介

之后，感恩对大一新生抑郁的直接作用仍显著，感

恩通过生命意义感和希望间接影响大一新生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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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也很明显，但在加入希望因素后，生命意义

感对抑郁的影响不再显著。这说明希望不仅中介

了感恩与大一新生抑郁的关系，还完全中介了生命

意义感对大一新生抑郁的影响。有研究认为，生命

意义感是指对自己生命中的目的、目标的认识和追

求［１８］，而 Ｓｎｙｄｅｒ的希望理论认为，希望是一种目
标驱动的正向思维，是以目标为核心的动力思维和

路径思维的融合体［３６］。目标是希望的核心，生命

意义是对目标的认识和追求，希望是对目标实现的

坚定信念，生命意义感和希望两者密切相连。高希

望者目标具体明确真实，具备成功达成目标的信

念，低希望者目标模糊不清，当实现目标遇阻时，高

希望者会视阻力为挑战，表现出更多的期待、热情

或其他积极情绪，体会到更高水平的生命意义感，

而低希望者则视阻力为压力，表现出更多的焦虑、

无精打采或其他消极的情绪，体会到更强的无意义

感。可见，对于大一新生而言，希望是一种积极的

个体资源。大一新生正处在心理“断乳”的生命重

要过渡时期，离开父母和熟悉的环境，内心可能会

充满期待与不安，心怀感恩，提升他们的生命意义

感和希望感，不仅能增强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减

少其负性情绪的产生，还能有效减少或预防个体抑

郁的发生。

４　建议与启示

４１　建议
Ｍａｓｃａｒｏ等［２４］研究显示，心怀感恩、充满希望、

追求目标和意义的人，身心会更健康和幸福。因

此，缓解或预防大一新生的抑郁发生，不仅要开展

感恩教育，还要引导大一新生探索体验生命意义

感，培养其希望思维。具体为：１）开展感恩行动。
引导大一新生进行感恩练习，让感恩成为大一新生

的一种生活习惯的同时也内化为一种行动，促进大

一新生产生积极的自我认同和良好的自我效能感，

提升其生命意义感［３７］，同时用积极的感恩行动回

馈他人、回馈社会和回馈自然；２）开展生命教育。
引领大一新生进行生命意义探索，追寻自我生命价

值，提升其积极生命意义体验，除此外，还要引导大

一新生创造性地投入学习工作，参与公益活动，培

养社会责任感，增强服务社会的意识；３）开展希望
教育和希望干预。培养希望思维［３８］，增强大一新

生的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将希望转化为目标导向

的行为，鼓励大一新生宣泄不合理情绪，如多听阳

光音乐［３９］，保持积极情绪，增加学习生活投入，在

获得内在成功感的同时也可帮助大一新生预防抑

郁的产生。总之，将感恩教育、生命教育和希望教

育融入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全过程，帮助大一新生开

启新的人生征程。

４２　启示
由于本研究只是横断研究，故未能很好地解释

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加上本研究也只对大一新生

做了探索，因此，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拓展研究对

象，开展追踪研究或纵向研究来探索感恩对抑郁的

影响机制。另外，除了生命意义感和希望之外，在

感恩对抑郁的影响过程中，可能还存在其他中介变

量或调节变量影响二者的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也

可考虑引入其他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构建更复杂

的模型来探究感恩与抑郁间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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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刘湘玲，叶茂林．感恩记录分享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的提升研究［Ｊ］．职业与健康，２０２１，３７（１１）：１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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